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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 谈 张 锡 纯 用 药 特 色

肖 守 贵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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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锡纯
，

其一生治学严谨
，

勤求古训
，

博览

群书
，

言必《内经 》 ，

法必《伤寒 》 ，

研究药性以《本

经 》为主
。

他师古而不泥古
，

注重临床实践
，

选方

用药务求简练
，

且能摆脱常规
，

不拘成法
，

沉病

宿症无不立应
，

其用药有很多独到之处
，

现就其

用药特色略谈几点
。

� 原药原性 主张生用

张氏经过长期实践
，

认为药物有一大部分

以生用疗效显著
，

药物生用能保存其本性
，

而有

些药物经过炮制就会失去其原有功效
。

例如
，

张

氏称
“
石介锻后其凉散之力顿失

，

若是误锻则宣

散之性变为收敛 �赤石脂锻后与宜兴壶瓦无异
�

山英制后其敛肝之力顿减
” 。

一些前人认为不经

过炮制就不能使用的药物
，

张氏却力主生用
。

诸

如水蛙
、

硫黄
、

桃仁
、

乳香
、

没药
、

鸡内金
、

麦芽
、

褚石
、

赤石脂
、

山药等皆宜生用
。

他指出
�“

水蛙

放宜生用
�

切忌火炙 �乳香
、

没药最宜生用
，

若炒

用则流通之力顿减
�
桃仁生用取其升发之气

，
麦

芽生用能升达肝气
，

莱服子生用则升多于降
、

取

其升气化痰宜用生者
�
龙骨

、

牡砺若用以滋阴
、

敛火
、

收敛兼开通者皆不可锻用
。 ”
在临床上张

氏应用生药治验医案颇多
。

如治一妇人
，

患症

戒
，

用炙水蛙无效后改用生水蛙尽剂而愈
。

并且

指出
�“
此物生于水中而色黑

，

味咸
，

气腐
，

原得

水之精气而生
，

炙之则伤水之精气
，

故用之无

效
。 ”
关于水蜓的应用

·

《中医杂志 》曾有专题笔

谈
，

可为印证
，

已故名医岳美中教授师张氏之

意
，

用生水蛙
、

生山药末治愈癖血生积之案可以

佐证
。

笔者亦有治验之案
，

曾治一中年男性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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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，

两臀部怕凉极甚
，

即使盛夏所坐椅子亦需加

垫
，

否则即感寒凉彻骨
，
以温阳补肾之剂效果不

佳
，

遂仿张之意
，

每晨空服生硫黄如绿豆大
，

连

服 �月
，

顽疾渐去
。

张氏在临床上虽然对有些药物主张生用
，

但并不能说明他对药物炮制不重视
，
他曾明确

指出
�“
药有非制过而不可用者

，

若半夏
、

附子
、

杏仁等诸有毒之药也
。 ”
他对多种药物提出了自

己的一套炮制方法
，

如马钱子
、

半夏
、

柏子仁
、

蒲

黄等
。

我们在研究学习他对一些药物主张生用

的经验之时
，

更应学习他注重实践
，
用药立意创

新
，

以开拓临床用药之思路
。

� 效专力宏 喜欢孟用

张氏临床组方简练
，

用药从不庞杂
，

处方味

少量重
，

他尝谓
�“
用药以能治病为宗旨

，
医者疏

方
，

恒至二十多味
，

其份量皆在二三钱之间
，
即

将病治愈
，

亦不知何药之力
。 ”
而

“
行医之道

，

贵

识病之本源
，
而为提纲絮领之治法

，

故其疏方

也
，
不过紧要之药数味

，

以直捣病之要冲而扫除

之
。 ”
就张氏《衷中参西录 》医方类 ��� 方分析

，

方中最多用药 论 味
，

且只有 �方占 �
�

��
，
�味

药组方占 �
�

��
，

而以 �
、
�

、
�味药组方居多

，

分

别占��
�

��
、

��
�

�洲和 ��
�

�肠
。

张氏在临床中

只要认证准确
，

则必委以重剂
，

常有一味药用至

��一���者
，

每效若择鼓
。

如既济汤中重在熟

地
、

山英以固脱
，

莱服汤之重用山英
、

生龙牡以

救脱
，

硝旅通结汤重用朴硝
、

莱旅子以通燥结
，

荡痰汤重用储石
、

大黄以除顽痰
。

张氏认为
�“
药

之所以能除病
，

所服之药病当之
，

而非人当之
。 ”

如
“
大黄虽猛

，

然有病则病当之
，

恒有多用不妨

者
，

是以治癫狂脉实者
，

可用至二两
” 。

虽然他在

临床上用药纯重
，

却并非标新立异
，

而是经过实

践探索确知其药性能力而后运用
，

他所采用的

药物均经过亲自验证
。

故此
，

即使剧如巴豆
、

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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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
，

峻如硫黄
、

细辛
，

都亲尝而后用
。

他曾嚼服甘

遂一钱而直泻十余次
，

所泻皆痰水而司为开顽

痰之药 �曾嚼服带皮生桃仁一钱
，

而心中安然是

知生者无毒
。

张氏一生重剂救大症无算
，

一是得

益于亲自实践
，

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
�二是得益

于先贤经验
， “
医学虽贵自司

，

亦必启发之有 自

也
。 ”
他在临床重用生石膏除得益于长沙方外

，

还受余师愚
、

王孟英等前辈之影响
。

我们学习他

用药纯重的经验
，

切忌按图索骥
，

而应受其
“
启

发之有自
”
之悟

，

随证变通
，

灵活掌握
，

方不至胶

柱鼓瑟
。

� 灵活变通 研末服用

将药研末服用是张氏在临床用药中又一特

色
，

研末所服之药品种广泛
，

根据临床需要
，
灵

活掌握
，

贵重如牛黄
、

赓香
、

三七参
，

毒如马钱

子
，

剧如娱蚁
、

全蝎
，

重如石膏
、

褚石
，

平和如甘

草
、

远志
、

金银花等
。

就张氏研末服用的目的看
，

大致有以下几种
�
���用药后直达病所

。

如治疗

咽喉肿痛之清喉丹
，
以生地切片裹硼砂少许

，

徐

徐嚼细咽之
，

半 日许服完
，

使药之津液常清润患

处
。

���变通服药
。

如治毛� 火妻
，

伤寒无汗
，

闻

药即吐
，

用梨片
、

生石膏细末
，

嚼细咽之
。

治疗刘

允卿厥阴温病
，

用冰糕
、

西瓜搀生石青细末服

之
。

���提高药效
。

如大黄轧作细末服一钱之力

可顶四钱煎汤之效�石青细末服之其退热之力

一钱可抵煎汤之半两
，
此乃屡经自服以验证而

确能知其效如是
。

���慢性病便于久服
。

如治史

只 � “
肝积肥气症

” ，
用鸡内金三两

，
柴胡一两

，

为末服之
。

治疗肺密咳嗽
，

用生山药轧细末过

罗
，

调以糖送服川贝细末等
，
均是取其服用方

便
，

缓以图功
。

���加大药盘
，
突击治疗

。

如治马

� �
，

半身麻木
，
用全蝎二两

，
盐水炒黄

，

轧作细

末
，

红糖水顿服
。 《衷中参西录 》中记载研末服者

近 �� 余种
，

占张氏常用药物的六分之一强
，

足

见其应用范围之广
。

研末服用具有工艺简单
、

使

用方便
、

节约药源等优点
，

在当今社会也应引起

重视
，

给予研究
。

� 注皿配伍 普用对药

张氏一生用药配伍精当
，
而在配伍中警于

使用对药更是为人称道
，
在组方中所用的对药

多达 �� 余对
，

若能对证使用
，

堪称得心应手
，

现

举数对于下
。

�
�

� 白术甘温
，

善健脾胃
，

为后天资生之要药 �

内金善消化
，

又能化有形之积
。

张氏将补益之白

术与宣通之内金并用
，

收补而不滞
、

消而不过之

功
，

可使中焦气化壮旺流通
，

且久服无塞滞之

弊
。

临床使用广泛
，

如健脾祛劳之资生汤
，

健脾

止泻之益脾饼
，

健脾利水之鸡脸茅根汤
，

健脾开

郁之升降汤等
。

�
�

� 收涩开通
，

茜草海螺峭
�

茜草能行血止血
、

消疲通经
，
海缥蛤能通血脉

，

治血枯
，

止崩漏
，

张

氏在治疗经多崩带方中必有茜草
、

海缥峭两药
，

因两药均能行血止血
，
通经止崩

，

涩而不留窟
，

通而不伤正
，

实为治疗经水过多
，

崩漏带下 良

药
。

�
�

� 阳升阴应
，

黄茂与知母
�

张氏认为
�

黄蔑温

补升气
，

知母寒润滋阴
，

两药并用具阳升阴应
，

云升雨施之妙
。

又
“
黄蔑补肺气

�

益肾水之源
，

使

气旺反能生水
，
而知母大能滋肺中津液

，

伸不至

偏胜
。 ”
黄蔑之热以知母之凉以济之

，

互补互制
，

扬长避短
，

补气益阴
，
是张氏临证使用最多的对

药
。

�
�

� 涩正祛邪
，
山药牛劳子

�

山药健脾
，

补肺
，

固肾益精
，
滋真阴

，

清虚热
，

固肠胃兼有收涩之

功，牛劳子宜肺
，

润肺
，

兼有滑肠作用
，
两药合

用
，

涩正祛邪
，
滋而微涩

，
滑而不过

，
且最普止

嗽
，
故凡虚劳

、

喘嗽
、

下痢
、

遗精等诸症均可应

用
。

�
�

� 补破相兼
，

参蔑与棱较
�

张氏认为
�“
参蔑

能补气
，
得三棱

、

较术以流通之
，

则补而不滞
，
而

元气愈旺
。 ”
三棱

、

荻术与参蔑并用能开胃进食
。

故此
，

他在临床上对一切症瘦积聚
、

气郁
、

脾约
、

满闷
、

痞胀
、

不能饮食者均以此对药为主立方
。

笔者对此深有体会
，

临证 �� 余载
，

仿张氏之意
，

根据患者体质及病情
，

裁定参蔑与棱较用量
，
扶

虚益损
，
开胃进食

，

消满除积
，

运用得心应手
，

益

信其言之不谬
。

以上略谈
，

仅是张氏在临床上用药特色之

一斑
，

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 》书中
，

用药独到之处

实难尽述
，

如能认真钻研
，

定能获益无穷
。


